《初期大乘》第11章 第1節（p.0784～p.0806）

第十一章 淨土與念佛法門
第一節 東西二大淨土
淨照法師指導
釋開能敬編．//
第三項 東西淨土的對比觀察

(784〜793)
一、東西二大淨土
東西二大淨土的聖典，集出的時代是相近的，所以有太多的共同性。可以作比對的觀察，從當時淨土法門的一般性中，發見彼此間的差別。 

二、二大淨土的差異
(一)對阿羅漢、菩薩道的看法
阿閦佛(Akṣobhya)國中，有菩薩與聲聞，阿彌陀(Amitābha)佛國也是這樣。
◎《阿彌陀經》說：菩薩與阿羅漢的數量，是難以計數的；並舉四天下的星，大海的水，比喻阿羅漢的眾多。

◎《阿閦佛國經》說：聲聞弟子的眾多，如大千世界的星宿；舍利弗(Śāriputra)稱讚阿閦佛國為「阿羅漢剎。」（國）

◎《阿彌陀經》處處說「菩薩、阿羅漢」，反而將一般聯類而說的「辟支佛、阿羅漢」分開了，如說：「佛、辟支佛、菩薩、阿羅漢。」
「菩薩、阿羅漢」的聯合，表示了對菩薩與阿羅漢的同等尊重。
＊二大淨土法門，是不簡別聲聞的；聲聞──求阿羅漢道的，與求菩薩道的，都應該往生淨土。三乘同學、同入，與「般若法門」一樣。
◎《般若經》說到「大乘」(Mahāyāna)，所以有以為是比較遲出的。

其實，「大乘」是說一切有部(Sarvāstivādin)785 的固有術語，不是輕視「小乘」(Hīnayāna)，而是稱讚佛法的，如《雜阿含經》卷28（大正2，200c）說： 

   「何等為正法律乘、天乘、婆羅門乘、大乘，能調伏煩惱軍者？謂八正道。」

  「下品般若」引用了大乘──摩訶衍，也是表示佛法的，如說：
「摩訶衍者，勝出一切世間天、人、阿修羅。世尊！摩訶衍與虛空等。如虛空受無量阿僧祇眾生，摩訶衍亦如是受無量阿僧祇眾生。是摩訶衍如虛空，無來處、無去處、無住處，摩訶衍亦如是，不得前際、不得中際、不得後際。是乘三世等，是故名為摩訶衍。」

◎大乘，沒有說勝出「小乘」，只是勝出世間法。虛空那樣的含容一切，三世平等；虛空那樣的大乘，是「無有量無分數」的。沒有拒斥聲聞，或否認聲聞的果證，反而是含攝聲聞。所以說：聲聞、辟支佛、菩薩，同學般若波羅蜜；
聲聞、辟支佛果，都不離菩薩的法忍。
三乘的同學同入（或同往生），是初期大乘初階段的特徵。
※然而，般若、阿閦、阿彌陀法門，雖採取通教三乘的立場，而法門的特質，到底是重在菩薩，而與聲聞（傳統）的經典是不同的。
※所以儘管含容二乘，而不能不特別讚揚佛果的究竟莊嚴，讚揚菩薩的行願，讚揚菩薩的智慧，這是二乘所不及的！
(二)起二乘心之說法
◎阿閦菩薩立願，不起聲聞、緣覺心，與《般若經》相同。
◎菩薩求成佛道，與聲聞、緣覺是不同的。求阿羅漢道的，生在阿彌陀佛土、阿閦佛國，並不能成佛，證得四果而已。
◎二大淨土法門，到底重在菩薩；經中都說「得阿惟越致」。阿惟越786致，是不再退轉為二乘。
※所以《阿彌陀經》沒有說不起二乘心，只是沒有說到，並不能依此而分別出思想的遲早。 

(三)淨土——在家、出家身份
◎阿閦菩薩發成佛的大願時，是比丘，並誓願「世世出家」。在阿閦佛的淨土中，《不動如來會》說：「在家者少，出家者多」；
這是推重出家的淨土。
◎阿彌陀佛的本生，法藏(Dharmākara)是一位出家的沙門（或作比丘）。
在三輩往生中：

⊙第一（上）輩是：「去家，捨妻子，斷愛欲行作沙門。」
⊙不能出家作沙門的，是中輩與下輩。

◎阿彌陀佛淨土的尊重出家者，與阿閦淨土是一致的。這與《般若經》的推重出家，希願出家，沒有什麼不同。
(四) 沙門與比丘的通用

◎初期大乘的初階段，如般若、彌陀、阿閦淨土法門，如解說為從聲聞出家中發展出來，應該是可以成立的。
◎但近代學者，或重視大乘與在家的關係；或設想為大乘出於非僧非俗的寺塔集團，與部派佛教無關。所以對初階段大乘經所說，重於出家的文證，解說為：菩薩出家的，稱為沙門。
◎部派佛教的律藏，是多說比丘而不用沙門的。
將沙門限於出家菩薩，與聲聞出家的比丘對立起來，在早期的譯典中，實缺乏有力的證明。
⊙如《阿閦佛國經》說：發願求成佛道的阿閦菩薩，是比丘；又說「世世作沙門。」
沙門與比丘，這裏都是菩薩，沒有什麼不同。
⊙《阿彌陀經》一再提到沙門，如「棄國捐王，行作沙門，字曇摩迦」，
這當然是出家的菩薩。
第一輩往生的，是「當去家，捨妻子，斷愛欲行作沙門，就無為之道。當作菩薩道，奉行六波羅蜜經者，作沙門，不虧經戒。」
這裏所說787的沙門，當然也是菩薩。
經說「我小弟」、「我弟子」、「我子孫」──三類，是與三輩相當的。如說：「出身去家，捨妻子，絕去財色，欲作沙門，為佛作比丘者，皆是我子孫。」
與上輩相當的佛子，「欲作沙門，為佛作比丘」，可見沙門與比丘，是不能區別為菩薩與聲聞的。
又如中輩是不能作沙門的「善男子、善女人」，「當飯食諸沙門」。
◎沙門是佛教的出家者，是在家者恭敬供養的對象，不可能專指出家的菩薩。
尤其是經末說：「即八百沙門，皆得阿羅漢道；即四十億菩薩，皆得阿惟越致。」
得阿羅漢道的，是沙門，沙門正是出家的聲聞弟子了。支讖譯《道行般若波羅蜜經》卷6（大正8，454c〜455a）說： 

  「弊魔復化作其師被服，往到菩薩所詭語：若前從我所聞受者，今悉棄捨，是皆不可用也。……是皆非佛所說，餘外事耳！汝今更受我所語，我所說皆佛語。」

    ⊙「其師被服」，
《摩訶般若鈔經》作：「弊魔化作沙門若用被服」；

《小品經》作：「若惡魔化作沙門。」

《道行般若經》在別處說：「正使如沙門被服，……亦復是賊也。」

⊙可見「其師被服。」確是沙門被服，出家沙門的服裝（袈裟）。
⊙依《般若經》文，弟子信受般若法門。惡魔化作出家的師長，要他捨棄《般若經》，會授以真正的佛經。
⊙這說明了，在出家沙門中，有的傳授《般若經》給弟子，有的以師長身分，出來反對。這裏的沙門，正是不信大乘的出家者。
◎支讖所譯《般舟三昧經》說：「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……心念阿彌陀佛」；接著788又說：「若沙門、白衣」，沙門即比丘、比丘尼的通稱。
◎《般舟三昧經》，《阿閦佛國經》，《阿彌陀經》，《小品般若經》的古譯，與支讖、支謙有關。古譯所說的沙門，決沒有專指出家菩薩的意思。
◎沙門(Śramaṇa)，本是一般出家者的通稱；比丘(Bhikṣu)也是一般的乞化者，佛教採用了印度當時的名稱。
⊙佛教的出家者，最初只是比丘；比丘與沙門，可以互相通用，沒有什麼區別。
⊙後來出家的佛弟子，分化為五眾，這才沙門是出家眾的通稱，比丘僅是五眾中的一類。
⊙但比丘仍為佛教僧團的核心、領導者，為出家者的代表，所以沙門與比丘，還是可以通用的。
⊙律藏雖少用沙門一詞（不是不用），而經藏卻每以沙門為通稱。如《增壹阿含經》說四類沙門；
《長阿含經》《沙門果經》，說「四沙門果」，「四種沙門」，八眾中立「沙門眾。」

※初期大乘經出於重法的系統，所以沙門與比丘通用。
所以，以沙門為不屬傳統佛教的出家者，不過是想像的虛構而已！ 

(五) 有關參預問答的當機者
◎《阿彌陀經》是在靈鷲山(Gṛdhrakūṭa)說的；參預問答的，是阿難(Ānanda)、阿逸
   (Ajita)，阿闍世(Ajātaśatru)王子也來參加。
《無量清淨平等覺經》及四十八願本，才有觀世音(Avalokiteśvara)菩薩的問答。

◎《阿閦佛國經》也是在靈鷲山說的；參預問答的，是舍利弗、阿難、天帝釋
(Śakradevānām Indra)。
◎《般若經》也是這樣，在靈鷲山說；參預問答的，須菩提(Subhūti)、舍利弗、阿難等大弟子以外，就是彌勒菩薩與天帝釋。
※參預問答的，都789是《阿含經》以來，部派佛教所共傳的佛弟子，表示了大乘初階段的共同性。 

(六) 現神力
◎《阿彌陀經》末，因阿難的禮請，大眾都見到了阿彌陀佛，七寶莊嚴的世界，與菩薩、阿羅漢們。

◎《阿閦佛國經》中，釋迦佛為舍利弗現神足，見阿閦佛、佛國與弟子們。

經末，佛又現神力，大眾遙見妙喜世界，不動如來與聲聞眾。

「下品般若」也在說經終了時，大眾依佛的神力，見阿閦佛在大會中說法。

※大乘佛法的初階段，他方淨土說傳開了，但對發願往生者來說，也許還不足以堅定信心，而非大眾目睹，成為事實的傳說不可。這是又一非常相同的地方。 

(七)與般若法門的相呼應

1.東方淨土
《阿閦佛國經》與「下品般若」，是有親密關係的。
◎「下品般若」說到了阿閦淨土，如說：恒伽天女受記以後，「生阿閦佛國」，
「能隨學阿閦佛為菩薩時所行道，……能隨學寶相（即寶幢）菩薩所行道」的，雖沒有達到阿毘跋致的地位，也為十方佛所稱揚讚歎。

◎聽聞般若波羅蜜，能信解不疑的，將來在阿閦佛及諸菩薩那裏，聽了也不會疑悔。

大眾見阿閦佛在大會中說法。
「香象菩薩今在阿閦佛所行菩薩道。」
《阿閦佛國經》所說：「發無上正真道意」，「薩芸若意」、不起「弟子（即聲聞）、緣一覺意。」
「僧那僧涅。」
「如仁者上向見空，觀阿閦佛及諸弟子等，并其佛剎，當如是。」
「諦住於空。」
這些，都與《般若經》義相合。
◎而「受是經，諷誦持說。……有是經卷，當說供養之。若不得經卷者，便當寫之。」
《般若經》所有普及一般的方便──聽聞、讀誦、書寫、供養，《阿閦佛國經》也採用了。
· 所以東方淨土，是與790般若法門相呼應的。
2.西方淨土
◎西方阿彌陀淨土，在二十四願本的《阿彌陀經》等，雖沒有明顯的文證，但在四十八願本的《無量壽經》，卻一再說到：「遵普賢大士之德」；
「得佛華嚴三昧」；「現前修習普賢之德。」
四十八願本，傳出要遲一些，已受到菩薩大行及般若法門的影響。
※西方淨土法門，在流傳中，為什麼與「佛華嚴」、「普賢菩薩」相關聯？想在「華嚴法門」中說到。 

(九)人間、欲天淨土的淨化
1.人間淨土的色彩
阿閦佛淨土，處處比對釋迦佛土──我們這個現實世界，而表示出理想的淨土。
◎阿閦佛土有女人，但女人沒有惡露不淨，生產也沒有苦痛。

◎佛土中有惡魔，但「諸魔教人出家學道，不復嬈人。」

◎阿閦佛國與釋迦佛土一樣，有三道寶階，人與忉利天人，可以互相往來。人間的享受，與諸天一樣，但「忉利天人樂供養於天下人民，言：如我天上所有，欲比天下人民者，天上所有，大不如天下，及復有阿閦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也。」

◎人間比天上更好，這是「佛出人間」，「人身難得」，「人於諸天則為善處」，原始佛教以來的，人間佛教的繼承與發揚。
◎阿閦菩薩授記時的瑞相，與釋尊成佛時的瑞相一樣。
這些瑞相，出於傳說的佛傳──《因緣》。
◎《阿閦佛國經》說：「菩薩摩訶薩，便當諷誦八百門」；《不動如來會》作「一百八法門」。
《佛本行集經》，《方廣大莊嚴經》，《普曜經》，都說到百八法門。

※可見《阿閦佛國經》的集出，是參照了釋迦佛傳的，
所以阿閦佛國，充滿了人間淨土的色彩。
2.欲天淨土的色彩
◎阿彌陀佛淨土，舍宅自然，「如第六天王所居處」；相貌相同，都同一色類，「皆如第六天人。」
百味飯食的隨意受用，「比791如第六天上自然之物。」

◎第六天王的相貌，「不如阿彌陀佛國中菩薩、阿羅漢」；第六天上的音樂，也不如阿彌陀佛國的音聲。
「阿彌陀佛國講堂舍宅，都復勝第六天王所居處。」

◎阿彌陀佛國如第六天，而又勝過第六天。
◎第六天是欲界的他化自在天；從佛國充滿光明、香華、音樂等莊嚴，受用飯食等來說，這是取法欲界天，佛化（沒有女人愛欲）了的第六欲天模樣。
※一是人間的淨化，一是欲天的淨化，阿閦佛土與阿彌陀佛土，是不相同的。 

(十一) 信願與智證的淨土法門
◎阿彌陀佛的本願，重在往生淨土的菩薩與聲聞。莊嚴的佛國，願十方佛國的人民，都來生在這樣的淨土中。
◎阿閦佛的本願，在《佛剎善快品》中，說到佛國莊嚴，總是說：「是為阿閦如來往昔行菩薩道所願而有持。」說到佛國中的菩薩，也說：「是為阿閦佛之善快。所以者何？如昔所願，自然得之。」
佛國莊嚴與菩薩的勝行，似乎都與阿閦佛的本願有關。然經中正說阿閦菩薩的誓願，主要是菩薩的德行。僅國中沒有罪惡者，夢中不會遺失，女人沒有不淨──末後三願，才有關於未來的淨土。
※這就表示了東西二大淨土，誓願的重點不同。
◎《阿閦佛國經》也勸人發願往生，而主要在勸人學習阿閦佛往昔菩薩道時的願行。淨土法門，當然有佛力加持成分，但阿閦淨土是以自力為主的，所以說：「不以立淫欲亂意者，得生彼佛剎，用餘善行法清淨行，得生彼佛剎。」
重於菩薩行、自力行的淨土，與般若法門相契合，阿閦佛淨土，是智證大乘的淨土法門。
◎阿彌陀佛國，重在佛土的清淨莊嚴。往生極樂世界的，也要「慈心精進，不當瞋怒，齋戒792清淨，（長期或短期的）斷愛欲」，但與菩薩行願相比，只是一般人天的善行。往生阿彌陀佛土的，在乎「一心念欲往生阿彌陀佛國。」即使是疑信參半的，到了臨終時，也會依佛力而起悔心，生在極樂世界的邊地。這是「阿彌陀佛哀愍威神引之去爾。」
重於信願的、佛力的，是信願大乘的淨土法門。
◎阿閦佛淨土，與智證大乘相契合，所以採用聽聞、讀誦、書寫、供養為方便；這是「法行人」的「四預流支」中，「多聞正法，如理思惟」的方便施設。
◎阿彌陀佛淨土，顯然是重信的。「信行人」的「四預流支」，是佛不壞淨，法不壞淨，僧不壞淨，聖戒成就。
◎《阿彌陀經》，正是以戒行為基，而著重於「念欲往生阿彌陀佛國」──念阿彌陀佛。※東西二大淨土，有著不同的適應性。 

(十二) 兩大淨土的生沽
◎阿閦菩薩的大願，是世世出家，行頭陀行。阿閦佛國中的出家菩薩，是不住精舍的。阿蘭若比丘，遠離行者，在《阿閦佛國經》中，明顯的表示出來。
與阿閦淨土相呼應的《般若經》，原始也是從阿蘭若比丘，持行無受三昧而發展出來的。
阿蘭若行第一的須菩提，被推為般若法門的宣說者，受到一再的讚歎。

◎《阿彌陀經》沒有阿蘭若行、遠離行者的痕跡，這是從寺院中心的佛教中發展出來               的。阿蘭若比丘、聚落（近聚落）比丘，如第四章所說。寺院中心的佛教，在六齋日，為來寺的在家信眾，授三歸、五戒及八關齋戒。
◎《阿彌陀經》的第一（上）輩人，是出家的（少數），中輩與下輩人，都是在家的。《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》卷下(大正17932，310上）說： 

  「不能去家、捨妻子、斷愛欲、行作沙門者，當持經戒，無得虧失。益作分檀布施，常信受佛經語深，當作至誠中信。飯食諸沙門；作佛寺、起塔；散華、燒香、然燈、懸雜繒綵。如是法者，無所適莫，不當瞋怒，齋戒清淨，慈心精進，斷愛欲，念欲往生阿彌陀佛國，一日一夜不斷絕。」
◎這是中輩人往生的信行。在家的布施作福，如飯食沙門；造寺、起塔，以散華、燒香、然燈、懸綵來供養塔寺。
並在一日一夜間，齋戒清淨，斷愛欲而念欲往生。「一日一夜」，是佛制受持八關齋戒的期限。
中輩人往生的信行，顯出了寺院中心的，信眾的受法形態。
◎下輩人的「十日十夜」，是八關齋戒的延長。受持八關齋戒的時限，有以為是不限於一日一夜的。

◎在寺院中心的通俗教化中，在家人本以受三歸、五戒、八戒為信行的。
等到大乘思想的機運成熟，他方佛菩薩、淨土的傳說中，適應於信願行的阿彌陀淨土法門，從寺院、齋戒的通俗教化中發展出來。
◎唱導者，當然是法藏及上輩那樣的出家沙門，出家者有著崇高的地位；一般阿彌陀佛淨土法門的信行者，是中、下輩的在家眾，這當然是多數。這一重信願的法門，傳入中國、日本，在在家信眾中特別發達，是有其原因的。
※二大淨土法門，有不同的特性，適應不同的根性，在不同情況下傳布出來。但同屬於初期大乘的初階段，所以三乘共學，尊重出家等思想，是完全一致的。794 

第四項 法門傳出的時代與地區

一、兩大淨土法門流行與集出的先後
論到阿彌陀(Amitābha)與阿閦(Akṣobhya)淨土法門，流行與集出的先後，
(一) 平川彰的看法

平川彰《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》以為：「原始般若經與阿閦佛國經」，「般舟三昧經與大阿彌陀經」，為「最古的大乘經」，約形成於西元一世紀末。並略述學者間，對阿彌陀佛國思想，或遲或早的不同意見。

(二) 靜谷正雄的意見

靜谷正雄《初期大乘佛教之成立過程》，以《小品般若經》為「初期大乘」；
《小品般若經》以前的，《大阿彌陀經》與《阿閦佛國經》等，為「原始大乘」。
而《大阿彌陀經》的成立798，在《阿閦佛國經》以前，這就達成了《阿彌陀經》最古的願望。

(三) 印順導師的意見

《阿彌陀經》是古老的，但不能說是「最古」的，試略述我們的看法。
1.不同的法門，不能依據同一標準來分別先後
(1)智證的大乘
如上面所說，《阿閦佛國經》與《般若經》，由於重自力的，智證大乘的共同性，關係密切。智證大乘，本為少數「法行人」的深證。發展而流布起來，繼承「法行人」的「四預流支」，而成為聽聞、讀誦、解說、書寫、供養、思惟、如法行等（十法行）方便。
(2)信願的大乘
◎《阿彌陀經》是重他力的信願大乘，適應「信行人」，繼承了「信行人」的「四預流支」──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、戒成就。
◎由於佛教界「對佛的永恆懷念」，特重念佛。般若與阿閦淨土法門，雖同樣的一般化
，成為善男子、善女人所能學的，但到底是適合於能讀誦、能書寫，能多少理解的根器。阿彌陀淨土的齋戒念佛，是更適應於一般人的。
(3)小結
不同的法門，有不同的適應，不同的方便，不能依據同一標準來分別先後的！
如同一講者，對不同的聽眾，講不完全相同的問題，內容當然不一樣，這是不能用同一標準來衡量的。
2.《初期大乘佛教之成立過程》無法證明《阿彌陀經》是最古

◎該書所舉的理由，都不足以證明《阿彌陀經》是最古的，如——
1.貶抑
聲聞：《阿閦佛國經》也是三乘同學的，聲聞一定究竟入泥洹的。舍利弗(Śāriputra)說：「如我所知，當觀其佛剎為阿羅漢剎」，
毫無毀斥的形跡。《阿彌陀經》主要是勸人往生極樂淨土，並不想說明菩薩與阿羅漢的差別；而《阿閦佛國經》重在勸學菩薩道，所以說「不發弟子，緣一覺意」，這怎能作為先後的區別？
2.空(Śūnya)：《阿閦佛國經》說到空，而《阿彌陀經》沒有說。然「空」是《阿含經》以來固有的術語，如「諸行799空」、「勝義空」等都是。《中阿含經》《拘樓瘦無諍經》說：「知法如真實，……此行真實空」，
與《不動如來會》的「安住真實空性」（《阿閦佛國經》作「諦住於空」），
有什麼差別？《阿閦佛國經》說：菩薩得受記的，與菩薩生阿閦佛國的，「是適等耳」。在這中間，插入須菩提觀佛剎如虛空一小節，
應該是受《般若經》的影響而附入的。
3.「僧那僧涅」(Saṃnāha-saṃnaddha)，見說出世部(Lokottaravādin)的佛傳──《大事》。

4.「一切智」(Sarvajñātā)，是說一切有部、化地部(Mahīśāsaka)、法藏部(Dharmaguptaka)        等所同說的。

5.「迴向」(Pariṇāma)，在相當早的原始大乘經，《舍利弗悔過經》，已經說到了。

6.「法師」(Dharma-bhāṇaka)，從「唄閦者」(Bhāṇaka)演化而來。
在通俗教化中：「唄閦者」是主持（通俗）說法、讚頌的；在大乘的經典書寫流行時，就負起經典的讀誦、講說、書寫等任務，轉化為「法師」。
※這些《阿彌陀經》所沒有的術語，或是《阿含經》所固有的，或是部派佛教所有的，或是重智大乘（讀誦經典等）所有的。《般若經》與《阿閦佛國經》多了這些術語，是不能證明為後起的。 

3. 《初期大乘佛教之成立過程》論定先後的某些理由難以贊同
(1)「佛塔供養」與「經典供養」
◎該書論定先後的某些理由，是很難贊同的，如說：「佛塔供養」是古老的，「經典供養」是新起的。
「佛塔供養」是部派佛教所固有的，當然比「經典供養」要早得多。
◎但大乘興起，大乘興起以後，「佛塔供養」還是照舊的流傳下來，所以大乘《阿彌陀經》說「佛塔供養」，不能(p.800)證明比大乘《般若經》、《阿閦佛國經》更早。
(2)「阿羅漢道」與「弟子道」
◎又如說：《阿彌陀經》所譯的「阿羅漢道」，《阿閦佛國經》譯作「弟子道」，弟子是聲聞(Śrāvaka)的異譯。
◎《小品般若經》也譯作「聲聞」，所以論斷《阿彌陀經》比《阿閦佛國經》等為早。
◎然大乘經集出以後，在流傳中，梵本是會有多少變化的。所以論究初期大乘，古譯是

　有重要價值的。漢（或說吳）譯的《阿彌陀經》，譯作「阿羅漢道」。
◎「下品般若」的漢譯《道行般若經》，吳譯《大明度經》，經審細的比對，知道雖偶有「聲聞」一詞，而多數也是「阿羅漢道」，與《阿彌陀經》沒有差別。
◎今分類舉例來說：歷舉四果及辟支佛的，
《道行般若經》作「阿羅漢、辟支佛」，如說：「及行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、辟支佛」；
《大明度經》作：「及求溝港、頻來、不還、應儀、緣一覺。」
「應儀」是阿羅漢的義譯；緣一覺是辟支佛（緣覺、獨覺）的義譯。凡說超過二乘，墮於二乘，二乘所不及的，（除卷1）都作阿羅漢。
⊙如《道行般若經》說：「墮阿羅漢、辟支佛道中」；「過於阿羅漢、辟支佛道上」；「阿羅漢，諸辟支佛所不能及。」

《大明度經》與此相當的，都譯作「應儀、緣一覺。」

※上二類，是漢、吳二譯相合的，原語都是阿羅漢。
⊙也有二譯的譯語相反的，
如《道行般若經》《覺品》，提到「聲聞、辟支佛道」、「聲聞法」，
《大明度經》譯作「應儀、緣一覺道」、「應儀法」。

反之，《道行般若經》初《道行品》說：欲學阿羅漢法、辟支佛法、菩薩法，當學般若波羅蜜，而《大明度經》譯作弟子、緣一覺、佛。

《道行般801若經》說：菩薩得不受三昧，「阿羅漢、辟支佛所不能及」，而《大明度經》卻譯作弟子、緣一覺。

※上二例，是漢、吳二譯相反的。
◎原語應該是阿羅漢，在傳寫中，或寫作聲聞（弟子），寫本不同，譯語也就不合了。
◎惟有彌勒所說，與易行道有關的「隨喜迴向」部分，二譯都是「聲聞」。
⊙如《道行般若經》說：「聲聞作布施持戒，自守為福」，「及於聲聞中所作功德」；
《大明度經》也譯為：「諸弟子所作布施持戒守法」，「諸弟子於中所作功德。」
與易行道有關部分 ，用詞的體例，與古譯「下品般若」不合。
⊙這可能本為一獨立法門，因為「離相」的意義相合，而被編入「下品般若」的。
◎聲聞與阿羅漢，含義不完全相同。
阿羅漢局限於第四果，聲聞是通於四果，通於因位的。
◎聲聞是說一切有部、法藏部等固有的名詞，並非大乘佛教的新名詞。大乘經後來不稱「阿羅漢、辟支佛」，而稱「聲聞、辟支佛」，大概是詞義更適宜些。
◎終於古本的阿羅漢，如《小品般若經》，都改成聲聞了。
◎從阿羅漢與聲聞的譯語而論，「下品般若」是不能說比《阿彌陀經》遲出的。
◎《初期大乘佛教之成立過程》，是以《阿閦佛國經》為「原始大乘」，早於「下品般若」，為什麼「下品般若」，原語為「阿羅漢、辟支佛」，而《阿閦佛國經》反而是「弟子、緣一覺」呢？
◎大乘經不是一地區、少數人集出的。或作「阿羅漢道」，或作「聲聞道」，只是法門傳出與集成的地區不一，各採取一般慣用的詞義而已。
⊙又如說：《阿彌陀經》是菩薩六度說，六波羅蜜先成立，然後有特別強調般若波羅蜜的經典。

⊙這與佛塔在先的理由一樣，是(p.802)不足以證明《阿彌陀經》在先的。
◎從《阿彌陀經》看來，在六波羅蜜中：是相當重視般若（智慧）的。經中不斷的說：菩薩，菩薩阿羅漢的「智慧勇猛」；在願文中，就說到了三次──七、二十二、二十三願。
※阿彌陀佛為大眾說《道智大經》（「原始般若」──《道行品》），不正是特重智慧的經典嗎？《阿彌陀經》的集出者，對於智慧的重視，是不能說不知道的！ 

4.總結
◎經上來的檢討，《阿彌陀經》在先的論證，是沒有充足的理由來證成的。
◎《阿彌陀經》、《阿閦佛國經》、「下品般若」，我贊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》的意見，這都是早期成立的。
◎屬於早期的理由，我以為是：
(1)參與問答者，除帝釋、彌勒外，都是釋尊當時的大弟子。
(2)法門是三乘共學共入的，當然主要的是菩薩。
推重菩薩，而不否定二乘的果證。可以說：這是「通教三乘」，「重在菩薩」。
(3)推尊出家者，而受化的通於在家、出家，普及一般的善男子、善女人。
(4)佛的壽命，不論長與短，終歸是要入般涅槃的。
◎阿彌陀、阿閦、般若法門（《舍利弗悔過經》也如此），都是這樣的，表示了從傳統的（聲聞）佛教，出家佛教中流演出來。
※三乘共學，表示了大乘的初階段，尊重傳統，含容聲聞的特色。
◎初期的大乘佛教，是以成佛度眾生為重，願行為中心，論到佛果與菩薩行的。
◎對於部派佛教，雖以區域的關係，與某一部派有關，但決不受一部一派的局限。
這是活用部派佛教，「取精用宏」，而闡揚趣向於佛道的法門。 

二、兩大淨土法門傳出的地區
(一)般若法門
◎般若法門淵源於南方，流傳到北方而興盛起來。
◎般若在北方流行，是經文自身所說到的。以(p.803)烏仗那(Udyāna)為中心，向東（包括犍陀羅）西延申的罽賓(Kaśmīra)區，說一切有部、化地部、法藏部、飲光部(Kāśyapīya)、大眾部(Mahāsāṃghika)──「五部」，
也就是大眾、分別說(Vibhajyavādin)、說一切有──三大系，都在這裏流行。
◎這裏，民族複雜，部派眾多，所以思想比較的自由，富有寬容的特色。如說一切有部的西方師，就是這樣。

(二)《阿閦佛國經》

◎《阿閦佛國經》，重願行與淨土，是般若法門以外的一流。在流傳與集成中，有了相互的影響，所以《阿閦佛國經》的傳出，也應該是這一區域的。
(三)阿彌陀淨土法門
◎阿彌陀淨土法門的引發與集出，可能更西方一些。
◎初期大乘的興起，主要是佛教自身的開展，與適應印度神教的影響；這點，阿彌陀淨土也不應例外。
但《阿彌陀經》，可能為了適應西方的異教思想，而更多一些外來的氣息。
太陽崇拜，原是不限於波斯(Pārasya)的。但阿彌陀佛的淨土在西方；「當日所沒處，為彌陀佛作禮」，
確為佛在西方的具體表現。
◎《阿彌陀經》二十四願以下，說明國土莊嚴以前，廣說阿彌陀佛頂的光明，結論為：「阿彌陀佛光明，名聞八方上下，無窮無極，無央數諸佛國，諸天人民，莫不聞知，聞知者莫不度脫也。」

◎阿彌陀佛的原始思想，顯然著重在「無量光」(Amitābha)，以無量光明來攝化眾生。在波斯的瑣羅斯德(Zoroaster)教，無限光明的神，名Ormuzd，是人類永久幸福所仰望的。
兩者間，多少有點類似性。
中國有一傳說，如《三寶感應要略錄》卷上（大正51，831c）說：(p.804) 

  「安息國人，不識佛法，居邊地，鄙質愚氣。時有鸚鵡鳥，其色黃金，青白文飾，能作人語；王臣人民共愛。（鸚鵡）身肥氣力弱，有人問曰：汝以何物為食？ 曰：我聞阿彌陀佛唱以為食，身肥力強，若欲養我，可唱佛名。諸人競唱，鳥漸飛騰空中，……指西方而去。王臣歎異曰：此是阿彌陀佛化作鳥身，引攝邊鄙，豈非現身往生！即於彼地立精舍，號鸚鵡寺，每齋日修念佛三昧。以其（疑「從是」之誤）已來，安息國人少識佛法，往生淨土者蓋多矣！」

◎這是出於《外國記》的傳說。傳說不在別處，恰好傳說在安息(Arsaces)，也就是波斯，這就有傳說的價值。安息人不識佛法，卻曾有念阿彌陀佛的信仰，也許是說破了阿彌陀淨土思想，與波斯宗教的關係。與波斯──安息宗教的關係，不必遠在現在的伊朗(Iran)。
◎瑣羅斯德教的光明崇拜，是以大夏(Tho-kor)的縛喝，今Balkh為中心而發展起來的。
※在大乘興起的機運中，適應這一地區，而有阿彌陀淨土法門的傳出吧！ 
�  [原書]p.784，n.1：《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》卷上（大正12，307c〜


308a）


�  [原書]p.784，n.2：《阿閦佛國經》卷下（大正11，762b〜c）


�  [原書]p.784，n.3：《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》卷上（大正12，303a）


�  [原書]p.784，n.4：靜谷正雄《初期大乘佛教之成立過程》（p.42） 


�  [原書]p.785，n.5：《小品般若波羅蜜經》卷1（大正8，539a） 


�  [原書]p.785，n.6：《小品般若波羅蜜經》卷1（大正8，537b） 


�  [原書]p.785，n.7：《小品般若波羅蜜經》卷1（大正8，540c） 


�  [原書]p.786，n.8：《大寶積經》卷20《不動如來會》（大正11，107b） 


�  [原書]p.786，n.9：《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》卷下（大正12，309c〜310c）


� [原書]p.786，n.10：平川彰《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》（p.497）；參看靜谷正雄《初期大乘佛教之成立過程》（p.55）


�  [原書]p.786，n.11：《阿閦佛國經》卷上（大正11，751c、752b） 


�  [原書]p.786，n.12：《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》卷上（大正12，300c）


�  [原書]p.786，n.13：《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》卷下（大正12，309c）；卷上的第七願，大同（大正12，301b）


�  [原書]p.787，n.14：《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》卷下（大正12，312c）


�  [原書]p.787，n.15：《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》卷下（大正12，317c）


�  [原書]p.787，n.16：《摩訶般若波羅蜜鈔經》卷4（大正8，527b） 


�  [原書]p.787，n.17：《小品般若波羅蜜經》卷6（大正8，564b） 


�  [原書]p.787，n.18：《道行般若波羅蜜經》卷7（大正8，461c） 


�  [原書]p.788，n.19：《增壹阿含經》卷20（大正2，653c〜654a） 


�  [原書]p.788，n.20：《長阿含經》卷4《遊行經》（大正1，25a、18b、16b）


�  [原書]p.788，n.21：《無量清淨平等覺經》卷2（大正12，288b） 


�  [原書]p.789，n.22：《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》卷下（大正12，316b〜c）


�  [原書]p.789，n.23：《阿閦佛國經》卷下（大正11，759c） 


�  [原書]p.789，n.24：《大寶積經》卷20《不動如來會》（大正11，112b） 


�  [原書]p.789，n.25：《小品般若波羅蜜經》卷9（大正8，578b） 


�  [原書]p.789，n.26：《小品般若波羅蜜經》卷7（大正8，568b） 


�  [原書]p.789，n.27：《小品般若波羅蜜經》卷9（大正8，576c） 


�  [原書]p.789，n.28：《小品般若波羅蜜經》卷9（大正8，577a） 


�  [原書]p.789，n.29：《小品般若波羅蜜經》卷9（大正8，578b） 


�  [原書]p.789，n.30：《小品般若波羅蜜經》卷9（大正8，579b） 


�  [原書]p.789，n.31：《阿閦佛國經》卷上（大正11，752a） 


�  [原書]p.789，n.32：《阿閦佛國經》卷上（大正11，754b） 


�  [原書]p.789，n.33：《阿閦佛國經》卷下（大正11，760b） 


�  [原書]p.789，n.34：《阿閦佛國經》卷下（大正11，761c） 


�  [原書]p.789，n.35：《阿閦佛國經》卷下（大正11，764a） 


�  [原書]p.790，n.36：《無量壽經》卷上（大正12，265c） 


�  [原書]p.790，n.37：《無量壽經》卷上（大正12，266b、268b） 


�  [原書]p.790，n.38：《阿閦佛國經》卷上（大正11，756b） 


�  [原書]p.790，n.39：《阿閦佛國經》卷下（大正11，759a） 


�  [原書]p.790，n.40：《阿閦佛國經》卷上（大正11，757b） 


�  [原書]p.790，n.41：《阿閦佛國經》卷上（大正11，753b〜754b） 


�  [原書]p.790，n.42：《阿閦佛國經》卷下（大正11，761a）、《大寶積經》卷20《不動如來會》（大正11，109b）


�  [原書]p.790，n.43：《佛本行集經》卷6（大正3，680c〜682b）；《方廣大莊嚴經》卷1（大正3，544b〜545a）、上二書，都作「百八法門」；作「八百法門」的，是《普曜經》卷1（大正3，487a〜c）


�  [原書]p.790，n.44：女人沒有惡露不淨，生產沒有苦痛，也與佛傳中的佛母一致。


�  [原書]p.790，n.45：《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》卷上（大正12，301b、c）


�  [原書]p.791，n.46：《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》卷上（大正12，303c）


�  [原書]p.791，n.47：《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》卷上（大正12，305a、b）


�  [原書]p.791，n.48：《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》卷上（大正12，308b）


�  [原書]p.791，n.49：《阿閦佛國經》卷下（大正11，758c） 


�  [原書]p.791，n.50：《阿閦佛國經》卷上（大正11，756a） 


�  [原書]p.792，n.51：《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》卷下（大正12，310b）


�  [原書]p.792，n.52：《小品般若波羅蜜經》卷1（大正8，538b、539c） 


�  [原書]p.793，n.53：《成實論》卷8（大正32，303c）


�  [原書]p.797，n.1：平川彰《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》（p.98〜119） 


�  [原書]p.798，n.2：靜谷正雄《初期大乘佛教之成立過程》（p.42〜46、p.60〜66）


�  《漢語大辭典．卷10》p.121：【貶抑】壓低和抑制。


�  [原書]p.798，n.3：《阿閦佛國經》卷下（大正11，762c） 


�  [原書]p.799，n.4：《中阿含經》卷43《拘樓瘦無諍經》（大正1，703c） 


�  [原書]p.799，n.5：《大寶積經》卷20《不動如來會》（大正11，110a） 


�  [原書]p.799，n.6：《阿閦佛國經》卷下（大正11，760b） 


�  [原書]p.799，n.7：見平川彰《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》所引（p.219） 


�  [原書]p.799，n.8：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》卷6（大正24，127a）、《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》卷15（大正22，104a）、《四分律》卷32（大正22，787c）


�  [原書]p.799，n.9：《舍利弗悔過經》譯作「持好心施與」（大正24，1091a） 


�  [原書]p.799，n.10：靜谷正雄《初期大乘佛教之成立過程》（p.42） 


�  [原書]p.800，n.11：靜谷正雄《初期大乘佛教之成立過程》（p.61〜62） 


�  [原書]p.800，n.12：《道行般若波羅蜜經》卷2（大正8，432b）、《大明度經》卷2（大正8，484a） 


�  [原書]p.800，n.13：《道行般若波羅蜜經》卷5（大正8，451c）、又卷6（大正8，454c）、又卷7（大正8，462b） 


�  [原書]p.800，n.14：《大明度經》卷4（大正8，493a、494a）、又卷5（大正8，499c）


�  [原書]p.800，n.15：《道行般若波羅蜜經》卷4（大正8，447a、b）、《大明度經》卷3（大正8，490c） 


�  [原書]p.800，n.16：《道行般若波羅蜜經》卷1（大正8，426a）、《大明度經》卷1（大正8，497a）


�  [原書]p.801，n.17：《道行般若波羅蜜經》卷1（大正8，426b、c）、《大明度經》卷1（大正8，479b、480a）


�  [原書]p.801，n.18：《道行般若波羅蜜經》卷3（大正8，438a、439a）、《大明度經》卷2（大正8，486a、c）


�  [原書]p.801，n.19：靜谷正雄《初期大乘佛教之成立過程》（p.43、62） 


�  [原書]p.803，n.20：《大唐西域記》卷3（大正51，882b） 


�  [原書]p.803，n.21：拙作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（311〜313）


�  [原書]p.803，n.22：《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》卷下（大正12，316b）


�  [原書]p.803，n.23：《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》卷上（大正12，303a）


�  [原書]p.803，n.24：參照靜谷正雄《初期大乘佛教之成立過程》（p.251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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